
! ! ! !每逢过端午节，长辈们都
会在晚辈的手腕上系上一缕
带有红、黄、蓝、绿、紫五种颜
色的五彩线，也叫五彩长命
缕，据说系在手腕上可以避邪
和防止五毒近身，可以保佑这
一年平平安安，幸福美满。然
而，我心中印象最深刻的五彩
线，不是母亲系的，也不是妻子
给系的，而是我在煤矿工作时
我的师娘给系的。

!"多年前，我怀揣美好的
梦想辍学来到东北鹤岗矿区，
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煤矿工
人。记得我来到煤矿后的第一
个端午节，那天早晨升井后，我
洗完澡刚要回职工宿舍，被师
傅叫住了：“你师娘说了，让你跟我
一起回家吃粽子。”

我看了看师傅，答应了一声：
“哎。”眼泪不由自主流了下来。

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偏远的
东北，特别是在过节的时候听到这
样的话，感觉内心被阳光包围起

来，暖暖的。
我的师傅姓孙，说话粗鲁，脾气

暴躁得点火就着。但是，在场子面
却是整个煤矿最优秀的矿工之一，
年年被评为全矿“安全标兵”。他工
作起来认真，一丝不苟，而且雷厉
风行，所带领的班组在全矿场子面

是出煤最多、安全最好的
班组。别人都说这是师傅
背后那位漂亮、温柔、勤
快的贤内助———我的师
娘的功劳。我心里早就对
这位未见面的师娘好奇
了，这次正好去看看师娘
到底是何方神圣。

跟着师傅刚到家门
口，忽然，一位 #"多岁的
中年女人迎了出来，热情
地问道：“这就是小周吧，

你师傅没少夸你，夸你有文化，又能
干。快进屋！”
“行了行了，别夸了，再夸就要

翘尾巴了。”师傅嗔怪道。
这个中年女人就是师娘。我腼

腆地微笑着和师娘打了招呼，跟着
师傅进了屋。屋内收拾得真干净，沙

发上套着雪白沙发罩，灰色大理石
地面锃亮，门窗的玻璃擦得就像没
有玻璃一样。家具和各种日常用具
摆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这一切
不用猜就知道是出自师娘之手。
“坐下吧，别拘束，两个孩子都

上学去了，就咱们三个人。”头一次
看到这么干净整洁的房间，我红着
脸，不好意思坐下。师傅一下子把我
扒拉到沙发上：“老娘们就这样，爱
干净，你以后有了媳妇就知道了。”
“来来来，我给你系上。”这时，

只见师娘拿着一把五彩线来到我面
前，边给我往手腕上系边叨咕道，
“系上五彩线，下井保平安；系上平
安线，走进场子面，避邪祛病幸福一
年又一年……”
这时候，我眼前竟然幻化出小

时候母亲在端午节给我系五彩线的

情景……我的鼻子发酸，两行热泪
不由自主流了下来。

师娘给我两个手腕都系完后，
就给师傅系。她和师傅对视了一眼，
看了看我，像以前母亲叮嘱我一样：
“以后啊，这里就是你的家，家里有
啥你就吃啥，师傅和师娘都喜欢你。
以后啊，师娘年年端午节都给你系
五彩线。”
我的泪水更多了。
这顿饭我吃得极其香甜。我不

但手腕上系上了五彩线，而且吃到
了粽子、煮鸡蛋，还在师傅的撺掇下
喝了酒，如果不是师娘后来把酒瓶
子藏起来，恐怕会被师傅灌醉的。
这是我第一次进师傅家，第一

次除母亲之外的人给我系五彩线。
我想：我和师傅都会平安的，因为我
们手腕上都有师娘系的平安线。

! ! ! !秦阿姨是我们单位曾聘用过
的一位清洁工，五十出头年纪，中
等身材，端庄的脸上一双大眼睛，
一看就知道年轻时是个漂亮的大
姑娘。可是，每当我和同事们这样
称赞她时，她却常常蹙起眉头：
“唉，长得好看有啥用，命苦才是
真的呢！”
原来，秦阿姨出生在农村，长

大后嫁给了同村的“李小晚”。当
时只道青梅竹马，遂了心愿，不料
婚后的日子一长，秦阿姨便觉得
自己“上错花轿嫁错了郎”———儿
子尚未长大，公婆已进暮年；等侍
奉完了老人，又得操持儿子的婚
事；加上老屋翻修扩建，丈夫遇上
车祸，一路走来，这日子始终过得
紧巴巴、苦滋滋的。
也因此，五十来岁的秦阿姨

在得知我们单位要招聘一个清洁
工时，会匆匆找上门来。她每天
要忙乎大半个上午，除了负责清
洁卫生外，还得帮着做些信件收
发等杂活，而每月的报酬只有一
千来元。但即便这样，秦阿姨也
觉得不错：“这点钱可以贴补不
少家用呢！”心理上的失衡自然
是有的，但凡见到我们领工资
时，她便会十分羡慕地说：“如果
我也有这么多收入，睏梦头里也

会笑出声来呢！”
可是，所有这一切，竟然完全

被颠倒过来———秦阿姨家逢上征
地拆迁啦！风声早就传出，成真却
如瞬间，秦阿姨家一下子分到了
四套新房！
秦阿姨很快辞掉在我们单位

的那份活儿，临别那天，有同事与
她打趣：“秦阿姨，你福气比我们好
多啦，就算我们每年有十万元收
入，辛苦三十年也抵不过你一套房
子啊！”“哈哈，一只老鼠跌到了米
缸里，你干脆这样直说了嘛！”秦阿
姨开怀大笑，“不过，我这福气来得
多少晚了些，许多乡里人家早就
碰到拆迁分房奔大康啦！”
此话没错，一个新的担忧也

由此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命运发
生巨大改变以后，他们是否能保
持勤劳节俭的本色，实现“三代出
贵族”的神话？
并非杞人忧天。想当年，改革

开放的大潮催生出众多“万元
户”，可如今，这些个大款，分明有
不少已被湮没在历史车轮前行的
尘埃中。
当今官场里，又有多少个人

物，从呼风唤雨的云端坠落到千
夫所指的深渊。

第一次见到那位地方上的

“父母官”，是随他下乡采集一些
报道材料。只见他虽然长得矮小，
却是风光无限。一路上，那些大大
小小的干部，无不笑容可掬地迎
候他，对他的吩咐更是连连点头，
“你放心，我们一定照办！”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角色，没
几年却被拉下了马。东窗事发的
导火线据说是女色，他在一家宾
馆里被抓了个“现行”，之后被顺
藤摸瓜地牵出好几桩违法乱纪的
丑行。巧的是，去年冬天，我在一
家医院遇到他。此刻的他身材佝
偻，脸色憔悴，身边一个陪护的人
也没有。过后一打听，唉，就连他
的“糟糠之妻”也嫌他龌龊，弃之
如敝屣也。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

生的变化可谓充满禅机。有首歌
唱得真叫那个好，它在翻来覆去
地唱着“山不转那水在转，水不转
那云在转”的中间，牵出这样一句
话，“没有憋死的牛，只有愚死的
汉”。想来，这里的“愚死”，应该包
含了这样一些元素吧：落难时的
自怨自艾、富贵时的纸醉金迷、权
重时的肆无忌惮。
千秋掌故，已成往事；人生多

变，还需自重，须知“那小曲好唱，
唱好了那也难”。

! ! ! !认识刘海彬先生，是因为浅草斋主
人谢春彦老师。未见其人，已在心中默
想彦翁口中叹赏不止的那位“江湖好
汉”是何许人物。这么多年，书剑飘零虽
久，嵚崎磊落之士却难数遇，盖斯人寂
寥难与时谐也。

海彬先生乃皖人，皖地山川有奇
气，又兼《货殖列传》所谓“合肥受南北
潮”，自古多豪杰。我虽悬揣古昔，既见
其人，心中仍未免一动。海彬先生长我
近二纪，遍历政学商媒，阅历极丰，但观
其言行却无丝毫贵气、阔气、盛气、豪
气，亦无客气、媚气、烟水气、头巾气，倘
不知伊经历，实在莫测其究竟是何如
人。其行猱健，静若渊停，好似习武之
人；其貌如关西大汉，挥铁琵琶，唱大江
东去；而发言吐属，又每每挥洒自如，方
圆有度。此天地之间一健实、爽直汉子
也，唯此庶几可以形容之。
海彬之直，尤见于诗词。海彬先生

喜交友善游历，其踪迹上穷碧落，下履
幽泉，魏阙之高，江湖之远，重门之内，
市井之间，几乎无不可以发之为诗。其
诗不作媚时语，亦不作苦闷状。近世士
人，其浊者苟容取利，其清者去恶欲尽，
倘发为歌诗，则或中人欲呕，或剑拔弩
张，虽高下不无云泥之判，但以艺术论
之，或皆未免失诗人之风致。古人论诗，
讲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绝非那种
常流于愚忠愚孝的所谓“忠厚恻怛之至
意”，对孟子所云独夫民贼，诛之而已，
有何缠绵悱恻可言？其所以不伤者，乃
守素乐道，于天地之生机未尝绝望；其
所以不怒者，乃直道而行，不必有忧戚

愤恧藏乎其间。我读海彬之诗，既喜其
“休向城头呼万岁，且寻草根觅真知”
（《庐山观日食》），又喜其“赊得余年作
壮游，越大漠，浮南海，南北西东，一似
老顽童”（《江城子》）。既有“我在西溪
畔，山花自飘零”的感怀身世（《佳节怀
远》），也有“扁舟遍五湖，明月共一樽”
的块垒全消（《无题》）。朱门锦绣丛中，
每观世态炎凉，白云苍狗。世变孔亟矣，
人心馁败矣，而万里江山入画图，又忽
生无限豪情，希望总在前头。其诗不砌
词故作绮语，我手写我口，开口见喉咙，
浑雅极时，于声律亦偶不屑雕琢，其艺
术吾不可具论，然其人则实为真诗人，
是予所谓直也。
我谓海彬，读其诗而见森然古意。

非指其语言也，乃言其诗心。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邪
者曲也，所谓无邪，就是直的意思。古人
说德字本义，谓之“直心”。海彬以其直
心观世界，发之为诗，直之为义大矣哉！
海彬先生以诗集三部赠我，其一曰

《东西南北集》，而以“驴（旅）友”自居。
予甚爱此书之名。昔孔子自言，“丘东西
南北之人也”，其自筮，亦得《旅卦》，此
诚孔子一生汲汲皇皇，拯济生民之写
照。予每读《旅卦》，常叹世道之多艰。自
束发以来，南北壮游，蓬飞萍散，中宵孑
立，天地何依。也算是天地之中一旅人
罢。今海彬遍游天下而诗情豪兴不减，
是真得古人“乐以忘忧”之遗意矣，予所
以喜其诗、壮其人者以此。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天涯即是逆旅，逆旅亦何
尝不是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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